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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
来，您比较迷恋民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
子。他们更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同时，
您不太喜欢过于关注现在的事情。

许纪霖：当下要关注，也要有距离
感。与现实贴得太近，只会停留在现实表
层。现在社会太浮躁，缺乏节制感。我们
的大众文化表达都是很嚣张的，各种表
现都加码。我毕竟是在历史系，所以更喜
欢看和我们有些距离的知识分子。太近
的东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离了才
看得清楚。有距离的历史看清楚了，对现
实反而了解更透彻。很多人缺乏现实的
深度，是因为他们缺乏历史感。所以我更
愿意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看今天的一
切。因为，今天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齐鲁晚报：可能有一些年轻学子会
困惑，说了解以前的知识分子，跟当下有
什么样的关系？

许纪霖：这是一个阅历的体验，不仅
仅是知识的体验。同样讲知识分子的故
事，我现在给大学生讲的效果，远比不上
给社会人士讲的效果。因为这和知性没
关系，后者他们已经有人生经历了。现在
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纯知识，它背后不
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识。所
以他无法了解知识背后的内涵和意义，

而是去抠那些很细的知识点。但知识分
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识去体会的，而是靠
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

看书、吸收知识需要对话。但资讯不
会和你对话。而且，知识是系统的，资讯
是破碎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以了解
资讯的方式去读书，他获得的是支离破
碎的资讯，而不是具有某种价值观、世界
观和整体感的知识。知识和资讯的差别
就在这里。资讯不能提供世界观，不能构
成三观。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资讯，
却没有自己的三观。这样的人格是最容
易被操控的。

齐鲁晚报：您以前提到过知识分子
的三种关怀，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与知识
层面。

许纪霖：今天就是知识关怀。我的学
生里面，大部分是以知识关怀为主调。这
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大趋势，你不可能改
变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话来说，这世界不
再令人着迷。至少我有这个同感，你不能
期望年轻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齐鲁晚报：会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
来吗？

许纪霖：有可能。他们的表现方式是
不一样的。未来，年轻人会越来越致力于
小目标。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目标，传

统知识分子那种整体性的东西，年轻人
那里不会再有。年轻人都会设定一定的
小目标，而且这些小目标有时候还会互
相冲突。

齐鲁晚报：所以现在是一个小时代？
许纪霖：大时代、小时代如果从这个

意义上理解，大时代一定有一个整体的、
共鸣的、乌托邦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
大时代不可能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小目标、小的乌托邦，这个一定会有。这
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整个世界属于大转
折的时代，以后变化可能会更快。技术的
创新太厉害了，任何技术革命都会带来
文化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化的变
革之中。从印刷媒体到网络时代，网络时
代还在不断产生新变化。我们难以想象，
至少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是，我愿
意去理解。知识分子实际上未必能够改
变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为世界提供一
种解释。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变化的世界是
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样
貌。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整体
的、清晰的解释。世界在变动，我也在理
解。我现在的理解还不是整体性的，只是
抓住了一些现象性的东西，试图深入理
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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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写过一批文化评论类的文章，反响很好。
后来有意识地减少这类文章的撰写，更
专注于学术研究。现在您又主动运用微
博、微信发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
研究知识分子和近现代史，同时又有点
想法。我是绍兴人，从小是读鲁迅先生的
书长大的，所以很喜欢鲁迅思想的穿透
性。事实上，我“出道”的时候发表文章并
不是在专业刊物上，而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在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读书》
杂志上。所以，我的起点就是公共,这可
能和别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两
栖”的，既在大学里面，同时又面向公众。
而且我始终保持这种两栖性。

齐鲁晚报：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这种
特质让您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包括新
媒体在内的新变化？

许纪霖：这和我对时代的大问题比
较敏感有关系。首先是兴趣，我一直重复
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
人，我是问题中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不
是学问，而是由问题引导的学问。但是这
个问题由我来回应的时候，我希望用学
术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讲，好的东西是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追求
的更接近于有学术的思想。

齐鲁晚报：面向公众发文章会很快
得到回应，但也很容易把一个人掏空。

许纪霖：公共领域的成功实际上是
一种诱惑。虽然你不为名利，但是它自有

商业逻辑来支配。你发出了声音，写了很
多东西，希望即刻得到鲜花和掌声，媒体
就有这种诱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
时文化批评很热，我的兴趣也很广泛，一
度报纸、杂志约稿很多。这对于一个年轻
人来说是个诱惑。面对这种诱惑，我当时
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写那些东西。王
元化先生毕竟是大学者，他就“警告”我，
觉得我应该好好做一些关于知识分子
的大研究，而不是写一些他眼中的“报屁
股文章”。后来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就慢
慢减少，至少是克制的，有节制的，然后
回到我的专业领域做知识分子研究、思
想研究。

齐鲁晚报：作为知识分子在互联网
上发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许纪霖：我对互联网不算陌生，我永
远是一个对时尚的东西比较敏感的人，
也愿意有参与感。所以，最早互联网从
BBS开始，我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我
有微博账号，也有微信公众号。这三个阶
段，可谓“每况愈下”。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是“每况愈下”？
许纪霖：影响力每况愈下，是因为

BBS时代大家还是可以讨论问题，彼此
可以说理。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说理，缺
点是只会说理。微博时代已经不是知识
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网络大V、意见领袖
的时代。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还是不一
样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意见领袖不一
定有知识，他要有意见，有倾向性的看
法。有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个字说

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响力，让很
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网红的时代。网红
追求什么？流量。所以，今天互联网的发
展，一方面让人更自由，好像知识分子说
话的空间越来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
越来越不自由。你说话的方式，是被更强
的商业逻辑所支配。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个现象是让您
无奈，还是需要作为现实去接受？

许纪霖：这种商业逻辑内在于互联
网之中，却和知识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
所以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唱
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期待知识
分子有多大影响，这都是老观念。知识分
子在我看来，已经身处边缘。

齐鲁晚报：这种商业逻辑是您在接
触新媒体平台之后所有的体验，那您是
会坚持说理的方式，还是会做一些贴近
读者的改变？

许纪霖：我会和时代妥协。我会研究
它的特点，在表达上向它靠拢。但是有些
底线我是不会破的，比如我不会把流量作
为第一目标。我以我的知识和良知说话，
不是以流量为优先，这个底线破了，就不
是知识分子了，那就是网红或者想做网红
的人。再怎么标题党，也不能违背原意或
者核心思想。同时，你如果是一个面向公
众的知识分子，必须去了解公众，必须有
一种和公众和解的姿态，而不是对抗。当
然，任何和解与对抗都是有底线的。失去
了这个底线，你一定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或者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 在公共领域成功有它强大的商业逻辑

齐鲁晚报：现在您觉得启蒙依然是
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在互联网的环境下
启蒙的境遇如何？

许纪霖：我现在越来越不太愿意用
启蒙这个词了。因为，启蒙预设了先知先
觉和后知后觉两种人，而今天是一个互
动和分享的时代，是通过公共讨论来澄
清问题。启蒙是一个印刷时代的产物，网
络时代已经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
了。如果一定要说启蒙的话，它一定是双
向的，并不存在一个等级结构。所以，我
觉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启
蒙的位置上。现在，年轻的一代，不愿意
老一代以启蒙的姿态说你应该如何、应
该怎样，他们非常反感，即使你说得对。
所以，我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态放
低一点，更多地和愿意倾听你声音的人
进行双向讨论。

齐鲁晚报：大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
要求还是蛮高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
道德标准，大家老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

做点什么。
许纪霖：对知识分子提出比自己更

高要求的人，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责
任。现在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
代，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有责任。我并不
认为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比
其他人担当更多的公民责任。

知识分子的唯一别人不具有的责
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专业领域。比
如说，三峡工程到底怎么样，这是大家搞
不清楚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该出来
说话的，他不是要表态，而是要通过专业
知识告诉公众事实是什么，知识与权力
的关系是什么。

齐鲁晚报：那么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以后会怎样？

许纪霖：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是
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么就是“知道分
子”。我在2002年写文章的时候，已经
预见到这两拨人的分化，现在的分化
越来越明确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里做研究，他不想也不愿
意思考公共的问题。然后，在传媒就有
一批专业的传媒人员、撰稿人，他们负
责发表意见，他们的知识博杂也很敏
感，但很难说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
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在知识性和公共性
上能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人越来越
少，也没有人愿意做。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并不是一个实体。具有某种批判精神、超
越意识，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在今天已
经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了。所以说，每一
个人，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
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有知识
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不是
因为你具有知识分子这种身份，就能成
为知识分子。所以说如果你从事知识分
子职业而不具备知识分子精神，依然不
是知识分子。倒过来，你不是知识分子职
业，但是你具有这种精神品质，也可以说
你是知识分子。

>> 年轻人越来越致力于制定小目标

>> 网络时代已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

研究知识
分子与近代思想
史的许纪霖，将
自己定位为“无
法归类的蝙蝠”，
一句话很难定
位。他一边坚守
专业，一边面向
公众，坚持在学
院与传媒之间

“两栖”，身为华
东师范大学紫江
特聘教授、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研
究所副所长的
他，在互联网上
积极发声，关心
着家事国事天下
事。近日，本报专
访了许纪霖先
生，了解一个以
研究知识分子为
业的知识分子如
何通过互联网与
公众互动，以及
他捕捉到的文化
思潮与时代变
化。

□特约撰稿 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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